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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王阳明就没有和平县。
此非虚言，而是史实。500 多年
前，王阳明巡抚赣粤边境，征战
九连三浰，破贼平乱大捷，遂“以
地名县”，设县和平（同时奏建福
建平和县、江西崇义县，三个县
名 ，意 蕴 长 治 久 安 的 宏 伟 愿
景）。也因此时此地，王阳明顿
悟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的传世名句，丰富坚实了阳明心
学的理论内核。良知格物，知行
合一，倚仗九连群山，其超凡的
政治、军事、教育、哲学、文学等
思 想 ，得 以 深 入 践 行 与 全 面 升
华，立德、立功、立言，造福和平
大地，至今为万众景仰。和平因
阳明而兴县，阳明因和平更负盛
名。因此，叩问相互成因，深探
历史渊源，以古观今，鉴照未来，
这正是《王阳明与和平史稿》的
编著宗旨及出版意义。

28 万字的《王阳明与和平史
稿》，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详记王
阳明设县和平的历史全程，二是细
述王阳明巡治和平的历史事迹。
全书史料丰富厚重。敬畏历史，忠
实历史。相关典籍诗文，广征博
引，甄选严谨，去芜存菁，求真补
缺。对阳明文化的挖掘思辨，敢于
攻克难点，勇于破解疑点，乐于添
薪热点。得益于田野调查和民间
采集，书中收入有关王阳明的传
说、故事、歌谣，为阳明文化的生成
流布，呈现生动亲切的历史佐证。

而历代百姓对王文成公的纪念祭
拜，写得事无巨细，足见王阳明深
得人心。今人写史，当有现代意
识。正是坚持唯物史观，全书对王
阳明与和平县专题文化的梳理研
究，以新视角、新探索，取得了丰硕
的新成果。这本新图书，兼有知识
性、学术性和可读性，实属难得。

更难得的是，此书四位编著
者：杨廷强、林仕梅、凌小芳、杨
铭，清一色是土生土长的和平人，
真正是够辣够劲的“本地姜”。没
有行政指令，没有课题下达，全凭
对阳明文化的虔敬与和平山水的
眷恋，自动自觉，一头扎入纷繁的
编著之中。文章千古事，甘苦寸
心知。这三年间，寒来暑往，熬更
守夜，个中的艰辛与付出，唯书中
鲜有提及，却更令人钦佩。没有
报酬，反而倒贴。这群和平文化
义工，想大事，干大事，齐心协力，
终于干成了大事。其主事者，无
疑是首席编著者杨廷强。说来也
巧，50年前，我和廷强是和平县文
艺宣传队队友。廷强任财务兼司
鼓，敲击鼓点一如打算盘的精准，
打算盘又如击鼓似的带劲，所以，
大家都喜欢称他为“挺强”。没想
到，他用这股劲头，延伸转化为学
习研究阳明文化的钻劲和韧劲：
首倡并参与创建和平县博物馆、
和平县阳明博物馆及和平县王阳
明研究会，主编和平文化系列图
书，与张兰亭合作长篇历史小说

《王阳明全传》，成为专题研究阳
明与和平文化的专家及领军人
物，新出的这部著作，更凝结着古
稀之年的心血与智慧，尤为可贵！

《王阳明与和平史稿》由中国
出版集团华文出版社出版。九连
山里业余作者的书稿，得到北京的
青睐，既说明书稿够质量、有水平，
更足见华文社对阳明和平题材的
敏感与重视。此书出得端庄大气，
封面醒目雅致，装帧考究，图文并
茂，印制精良，捧读在手，历史与现
代感沉甸甸。华文社倾情用心，出
书的时间节点，赶在灵蛇迎春之
际，为和平贺年恭添书香气。我身
为和平人，也是出版人，却自愧未
能策划出版阳明和平图书。由此，
更向北京同行遥致敬意、谢意。

王阳明是影响整个世界的圣
人，王阳明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精
华。和平，不仅仅是中国一个美丽
的县名，更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伟大
理想和精神家园。做强做优，传承
弘扬阳明文化与和平事业，对当
地而言，和平是一座阳明文化金
矿，富有历史人文资源优势，更有
现实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做好阳
明和平这篇大文章，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当有更大作为。这也是

《王阳阳与和平史稿》编著出版的
宝贵启示。

（转自2025年2月20日《中国
新闻出版广电报》；作者系广东省
新闻出版局原局长）

一直有个梦想，想到广州听
偶像刘德华的演唱会，今年终于
等到了。

但演唱会的票很难买到，妹妹
母子俩多方打听，几经周折，终于抢
到了票。那天，妹夫特意定好专车
送我们去广州，这么多人帮助自己
实现梦想，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妙。

随着全场的倒数，在震撼的音
乐响起、聚光灯不停闪烁起来后，
舞台屏幕缓缓拉开，刘德华在舞台
中央徐徐升起，场内几万人一同兴
奋地挥舞着荧光棒，激动地高呼

“刘德华”“刘德华”……“等了好
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
把梦实现……”我终于在现场听到
了偶像的歌声。这歌声，仿佛是从
青春岁月里飘来的。

迷上刘德华的歌声，是在广州
读书那年开始的。

15岁那年，我到广州上学，那
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还
好，同在广州上学的还有大姐、二
姐、二哥及二哥的女朋友即现在的
二嫂。每到周末，我都迫不及待地
赶去大姐二姐的学校和她们相聚，
我们虽在同一座城市上学，但从我
校到姐那要坐将近两个小时的公
交。起初是哥姐来接我到他们学
校去。待我熟悉环境后，他们才让
我独自过去的。周末是快乐的：哥
姐带我去东山路边的大排档吃煲
仔饭，逛热闹的北京路夜市、繁华
的上下九路，新大新、南方大夏、越
秀公园、白云山等等，都留下我们
的足迹和身影。每个周末，我都乘
兴而去，尽兴而归。身体单薄的
我，幸亏有哥姐的陪伴，他们是我
内心的支撑。有人说“幸福的童年
是治愈一生的，而不幸的童年需要
一生来治愈”。我庆幸有个幸福的
童年，外出读书又有来自哥姐们的
疼爱，正因为这，我喜欢上了广州，
当然也喜欢上了当年不时在耳畔
飘荡的刘德华的歌声。

舞台中央的刘德华正深情地
唱着《谢谢你的爱》，我挥舞着荧光
棒也加入其中。

当年，我有一头乌黑的长发，
一直扎着马尾。女孩嘛，总喜欢打
扮自己，想换一种发式。我喜欢辫
子，但我却编不好。刚好，隔壁宿
舍的莉娜同学很会编辫子，不知从
何时起，莉娜开始帮我编起辫子
来。早餐过后，我换好衣服走进莉
娜的宿舍，莉娜通常已经在床边的
桌子前靠着等我了。待我习惯性
地侧身坐在她的床沿后，她拿起梳
子，先梳顺头发，然后把头发收拢，
分成三等分，我只感到她手指灵
巧，速度均匀，一气呵成。莉娜娴
熟地编好，最后将辫子在我左肩轻
轻放下。莉娜拿镜子给我一照，稚
嫩的脸蛋在辫子衬托下增添了几
分秀气，文绉绉的莉娜总是这样形

容我。她喜欢给我编辫子，我也很
享受这种被打扮的感觉。编完辫
子后，我们拿起书本一同去上课。

那时学建筑专业的学生不多，
女同学更少，但我们班有 11 个女
生，至今我还记得她们：来自湖南
的春民、海南的莉娜，珠三角周边
城市的阿关、雪琴、淑芳、丽梅、姗
红，汕头的英华，何曼和我一样来
自客家山区，曹文艳是在广州长大
的山西人，她是我们班唯一一个走
读的女生，我们把她当作是广州本
地人。通常女生都是三三两两结
伴同行。有段时间我和莉娜形影
不离，平时上课、打饭，出去逛街都
一起。莉娜喜欢看书，记得《读者》
杂志还是她推介给我的，至今我还
保持订阅《读者》的习惯，当时是叫

《读者文摘》。莉娜个子虽不高，或
许看书多，大方的她气质清雅，据
说是我们班男生心中的女神呢。
现在想来，我们班上很多男生应该
很羡慕与她形影不离的我吧！但
没过多久，不记得是因为什么事
情，我俩闹了矛盾，我承认是我小
气先不理她的，后来我们就真的不
理对方了，从那以后，我再没编过
辫子了。为此，我时常懊恼自己，
直至今日。

敏感少女时期的友谊有时坚
不可摧，有时却像脆弱的玻璃。我
常常想起，那时的我们，是多么的
简单纯粹，相遇在有歌的年华，相
遇在有诗的岁月，一张张清纯的笑
脸，一双双清澈的眼睛。

此时，舞台上的刘德华唱着《十
七岁》，十七岁，多好的青春时期啊。

哥姐陆续毕业后，我选择继续
读书深造，我有幸考上了华工。好
巧，班上也有一个名字叫莉娜的同
学，更为神奇的是，有个同学竟然
与我同名，她与春燕几个可是妥妥
的学霸。我总是幸运的，广州的穗
明成了我的义务英语老师，我的英
语全凭她的帮助得以顺利过关。
当然，来自茂名的传英、廉江的美
娟、韶关的江英等同学，无不对娇
小的我格外呵护。那时，无论校内
校外，我们总是结伴来去。至于我
们班的男生，或许是因为他们都坐
在我们的后面，极少互动，但我对
他们在雨天踢足球的场景至今记
忆犹新。留存在记忆中的华工三
年，零零碎碎，缥缥缈缈，但不时会
飘进脑际，就像此时刘德华所唱的

“音阶起跌拍子改变，年月变但我
没变”那样。

华工不但有图书馆、体育馆，
而且宾馆、医院等设施也得一应俱
全，故此校区很大。因为每个班没
有固定的教室，每门课程上课的教
室也不是固定的，所以，大多数学
生上完一门课就要赶往下门课的
教室去上课。很多人调侃，华工的
学生不是在上课就是在上课的路

上。还好，我们住在北区化机系，
一条马路把我们和华工主校区隔
开了，因为地理位置特殊，我们不
但有固定的教室，而且教室与宿舍
在同一栋楼，生活学习都非常便
利。我们女生住在 8楼，那时我们
给宿舍门贴了一张和门一样大的
刘德华海报，在楼下远望，我们宿
舍非常显眼，好像刘德华就站在我
们宿舍门口一样。因为那张海报，
我们宿舍成了化机系的热门话题，
每天我们都在刘德华海报注视下
迎送上下课，进进出出。

与校区的宽大相匹配的是校
园生活的丰富多彩，浓厚的学习氛
围中，到处都洋溢着青春气息。红
墙绿瓦的教学楼里，总有端坐的自
习生；长长的绿荫大道中，总有匆
忙赶课的人群；静静的无名湖边，
除了结伴散步的三三两两，当然少
不了几对情侣。大学课余时间比
较充足且自由，我记得常常与春燕
她们打羽毛球、逛五山街，有时我
和梁师傅相约晚跑，然后到华工的
露天电影院看电影，经典老片《魂
断蓝桥》和《飘》就是在那时看的。
有时也会和莉娜去华工西区吃西
多士，考试前临时抱佛脚，会跑去
一号楼课室占座位晚自习……

我永远也忘记不了为按时完
成毕业设计而挑灯通宵赶图的画
面：那晚，宿舍已统一关灯，舍友们
都睡了，我把台灯拉到几乎贴近桌
面，集聚灯光利于画图的同时也为
了不影响舍友们的休息。桌面上，
右手边是铅笔和橡皮擦，左手边是
丁字尺和三角板，尺子和角板上下
左右移动，铅笔时不时在舍友们均
匀的呼吸声中划动，专注的眼神，
平静的心情……

也许是对当晚的情景记忆深
刻，后来，我时常与那绘图的我相
见，有时想象入定，恍惚中，正在画
图的女孩还会对我摆摆手：“嗨，好
久不见，你还好吗？”

“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没
有人去管花谢花开……”我在刘德
华的《冰雨》中听出了另一层属于
我自己的意味。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寻觅觅，
寻找成功与幸福，殊不知，我们寻
找的更应该是真实的自己，当然包
括我们的青春。在教室中听课的
自己，一直被亲人们疼爱的自己，
在斗气后懊恼的自己，通宵赶制图
纸的自己，在宿舍门口张贴海报的
青春，在肩上那条辫子的青春，在
看男孩雨中踢球的青春……那属
于自己的青春，朦胧而清新，没有
狂热，明快流淌。

演唱会在继续，歌声如潮起起
落落，我望着眼前闪烁的荧光棒，
望着歌声中广州的夜空，心中对那
个小女孩说，我见到你了，你也在
广州听演唱会呢。

我不爱吃猪杂。但是去年
重阳节那天在陈叔家里吃的那
顿猪杂宴，至今令人回味。

去年重阳节刚好遇上国
庆假期，我本想睡个懒觉，没
想到一大早我接到发小阿卫
的电话，让我帮忙买一瓶白
酒、一些猪杂送去他爸妈家。

我揉着睡意蒙眬的眼睛，
问 ：“ 你 自 己怎么不回来送
呢？你一个消防员忙得跟大
领导似的，从市区回来也才一
个多小时，又是国庆又是重
阳节的，你不回来陪父母吃
顿饭？”

电话那头说：“不是我不
想，是不敢啊，前几天行动，我
的脸被烫伤了，我不想让他们
看了担心，谎称要值班待命。”

我一下子睡意全消：“怎
么回事？严重吗？”

“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医
生说十天半个月能好，现在每
天早晚要涂药膏。”

于是我按照阿卫说的，买
了一瓶牛栏山，一副猪杂（心
肺、猪肝、大肠、猪血等各若
干），整整四斤多。上午在家
带娃，下午五点钟送过去，反
正农村晚饭较迟，一般要六点
多才烧火做饭。

到了陈叔家门口，隔着门
听见陈叔和陈婶在院子里大
声争吵。

怎么回事？陈叔夫妇可
是远近闻名的恩爱夫妻，我几
乎很少听到他们拌嘴，更别提
吵架了。

我有点不安地敲开门，问
怎么了。

陈叔在一旁抽着烟不说
话，陈婶倒是抢着诉苦：“阿乐
你来得正好，你评评理，几家
人一起修路，凭什么只占用我
家的地？”

我一头雾水。
陈叔掐灭烟，向我说明了

情况，现在有政策，道路都硬
底化了，公家出钱，但是上面
有文件规定只负责硬底化部
分，路基要自行负责。陈叔家
门口的这条路，连着后面还有
零散六七户人家，全长五十多
米，路基要扩宽，刚好路边一
旁是河堤，一旁就是陈叔家的
菜地和山地，意味着只能占用
陈叔家的地。

“这不是几个平方，而是
整整一分多地啊！”陈婶心
疼地说。

“那能怎么办？难道路不
修了？”陈叔问道。

“不修就不修了，反正几
十年也这么过来了！”

“你说不修就不修？你忘
了 妈 妈 的 拐 棍 是 怎 么 来 的
了？”陈叔生气地问道。

陈婶听到这话一下子蔫
了，背过头去不再说话。

陈叔的妈，按辈分我叫阿
婆，十多年前走在湿滑的黄泥
路上摔了一跤，从此离不开拐
棍。她前年冬天过世了，但是
陈叔把拐棍保留了下来。

见此情景，我不知说什么
好，只好打圆场转移话题：“叔、
婶，今天是重阳节呢，别伤了和
气。阿卫工作忙，有任务，托
我带点好东西给你们。”

“那小子工资不高，能买
得起什么好东西。”陈叔话虽
这么说，但是见到那袋猪杂，
瞬间露出微笑的神情。

陈婶也说：“嗐，还麻烦你
特 意 送 过 来 。 我 去 倒 水 给
你。”说罢接过猪杂转身进了
厨房。

我坐下来陪陈叔聊天，东
拉西扯，聊起以前小时候我们
一帮小孩经常去偷他家的柿子
和葛薯。

“我老早就知道是你们干
的。阿卫那个傻小子也跟着
一起偷，自家的东西有什么好
偷的！想吃就过来拿嘛。那
时候生活苦，没什么好吃的，
摘几个柿子解解馋，很正常

嘛！对了今天过节，有没有去
哪里玩？你们年轻人不是喜
欢去爬山吗？”

“没有，在家带小孩呢。
叔，你们怎么那么喜欢吃猪
杂？阿卫专门嘱托我去买一
斤新鲜的猪旺（猪血），说你
就爱这一口。”

陈叔听罢哈哈大笑，开始
给我讲他爷爷的故事。

陈叔的爷爷是共产党员，
1947年被白狗兵通缉，躲在深
山里整整一个冬天，缺吃少
穿。有一天半夜突然回到家，
瘦得不成人样。家人心疼，可
是家里只有半缸酸菜，左邻右
里借遍，只在屠夫那里赊来
半 截 猪 大 肠 ，赶 紧 烧 火 做
饭。陈叔爷爷端起番薯饭，
就着酸菜炒猪大肠，一连吃
了九碗。吃完裹着破棉被倒
头就睡，第二天天还没亮就
走了，只说要去江西找部队，
后来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我奶奶经常对我们
说，从来没见过有人像爷爷那么
能吃的。”

话匣子一旦打开就收不
住了，陈叔又给我讲起他爸爸
的故事。

陈叔的爸爸是贫农。有一
年邻近几个县都遭了严重的
灾，粮食不够吃，户户发愁。寒
冬腊月，冷得人十根手指生了

“萝卜”（冻疮），尤其年关将至，
家家惨淡。除夕那天陈叔爸爸
去林场送燃料，路上发现草丛
里躺着一头死去的野猪，身子
被吃掉三分之一，肠子流了一
地，应该是豺狼干的。陈叔爸
爸赶紧跑回大队，通知队长带
着几个青年去把野猪抬回来，
当场就分成几十份，生产队家
家户户分到几斤肉。大家感念
陈叔爸爸没有私吞，提出要把
一整条猪大腿留给他。陈叔爸
爸没有接受，只拿走了半副心
肝肠肺猪杂，回到家里给许久
未沾荤腥的家人们做了一顿丰
盛的猪杂年夜饭。

“我爸呢，后来做过很多
好吃的给我们，但是我始终觉
得那顿猪杂年夜饭最香。”

这些故事，听起来既遥
远，又真实。

我听得入了神。
等回过神来，陈婶已经将

饭菜做好了，一盘酸菜炒猪大
肠，一盘辣椒爆炒猪肝，猪肺
粉肠和猪血旺做成了汤，撒上
葱花，飘着几滴油花，香气扑
鼻而来。

我说：“所以，你们爱吃猪
杂，是有家庭历史的咯！我记
得阿卫也爱吃猪杂，特别爱吃
铁板猪杂。”

陈叔笑了笑，不置可否：
“以前啊，穷，吃猪杂是没办
法。但是人啊说也奇怪，现在
啥都有得吃了，却偏偏戒不掉
那口猪杂了！”

我们都笑了。
陈叔打开那瓶牛栏山，邀

请我陪他喝几杯。
我没有拒绝，端起酒杯一

饮而尽，辣喉。赶紧夹了酸菜
往嘴里塞，好吃。我又舀了猪
血旺吃，鲜甜，再尝尝猪肝，一
点也不腥，香得很！

我不禁夸陈婶的厨艺好。
陈婶的脸色终于慢慢舒

缓过来，露出了笑意，看得出
她对自己的厨艺十分自信。
后来她对陈叔说：“修路的事，
你决定就好了。”

这时我的手机咚的一声
响，提示我收到信息。我点开
微信一看，是阿卫转来了 200
元，备注写着“酒菜钱”。

我笑了，点击退回。
然后关闭屏幕，把手机放

回口袋。夹起一块猪大肠，爽
口弹牙，好吃。

真的，我从未觉得猪杂如
此好吃。后来我在别处也吃
了几次，却再也没有尝到去年
重阳节猪杂宴的好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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